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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证人
□韩青辰

■书 摘

鲶鱼：鱼纲鲶形目鲶科鲶属，又名塘鲺鱼、胡子鲶、生仔鱼等。

在很大程度上，鲶鱼和黑鱼是有共通之处的。虽然它们的

长相不同，在生物学上的分类也不同。

在生物分类学上，鲶鱼属于鱼纲鲶形目鲶科鲶属，而黑鱼属

于鱼纲鲈形目鳢科鳢属，除了都是鱼外，它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

交集。

它们在外形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须，二是鳞。

先说须，鲶鱼有须而黑鱼没有。就是这须，幼年的鲶鱼与成

年的鲶鱼也是不同的，幼鱼有3对胡须，等长到60毫米左右时一

对颏须开始消失，成鱼时它的胡须就变成了两对4根，上颌须长，

可达胸鳍末端，下颌须较短。这两对触须对鲶鱼来说极其重要，

因为它的眼小、视力较弱，又喜欢昼伏夜出，捕食全靠嗅觉和这两

对触须来感觉，从某种意思上来说，它的作用类似于猫的胡须或

盲人手中的竹杖，甚至比猫的胡须或盲人的竹杖更重要。

再说鳞，黑鱼有鳞而鲶鱼没有。黑鱼身上的鳞片圆形，中等

大小，头顶部鳞片不规则；鲶鱼全身无鳞，多黏液，这点跟黄鳝、昂

刺等像。

即便有这么多的不同，黑鱼和鲶鱼还是有许多相同或者类

似之处的。

首先，它们生活的环境相类似。虽然有些种类的鲶鱼生长

在海水中，但大多数的种类还是和黑鱼一样生活在淡水中，而且

它们主要生活在江河、湖泊、水库、汪塘的中下层，多在沿岸一带

活动。

其次，它们的捕猎方式也差不多。大多采取守株待兔式的捕

猎方法，多埋伏于石缝、树洞或者成片的水草之下，候猎物靠近，突

然出击，一击得手。

第三，它们的食性也差不多。它们都是凶猛的肉食性鱼类，

捕猎的对象多为小型鱼类，如餐鲦、鲫鱼、鲤鱼、泥鳅等，也吃虾类

和水生昆虫，还吃小型的两栖动物，比如小青蛙等，都很贪食，食

量很大。相较而言，鲶鱼更贪，所以它长得更快，这也跟它的长相

中突出的“三大”相匹配：嘴大、头大、肚子大。只不过它们捕猎的

时间略有不同，黑鱼多在白天捕猎而鲶鱼多昼伏夜出，不过这也

不是绝对的。

有的大型种类的鲶鱼如多瑙河鲇甚至会袭击小型的水鸟或

者老鼠。在我国南方沿海地区就有一种鲶鱼，专门诱捕岸上的

老鼠。当它游近岸边，便会将尾巴露出水面，一动不动地靠在岸

边，发出阵阵腥味引诱夜间外出觅食的老鼠。狡猾的老鼠见到

浮在水面上的鱼尾巴，并不立即咬噬，而是先用前爪去拨动几下，

此时鲶鱼仍然一动不动，让老鼠误认为是死鱼。老鼠见鲶鱼不

动，以为真的是一条死鱼，就放心大胆地咬住鲶鱼尾巴，使劲往岸

上拖拽。直到这时，见老鼠已经完全上钩的鲶鱼才使出浑身力

气，尾巴一摆，奋力一击，将老鼠拖入水中。老鼠虽然也会游水，

但与鲶鱼相比却要逊色许多，不多一会，就被鲶鱼用锯齿样的牙

齿咬住，按进水中，活活溺死。虽然在这场鱼鼠大战中，胜利的多

为鲶鱼一方，但是也有例外，比如2013年11月22日的《大连晚

报》上就登过一则消息：一只麝田鼠咬死了一条半米长的花鲶

鱼。有图有真相，不像是假的，不过麝田鼠本身就是水生动物，熟

悉水性，跟普通的田鼠不一样，在这场战斗中，鲶鱼占不到丝毫优

势。

虽然和鲶鱼比起来，黑鱼在水中更为凶猛，但是在捕猎老鼠

这一特殊事件中，黑鱼是远远比不了鲶鱼的，从来就没听说过黑

鱼有捕鼠这一本领。

最让我觉得鲢鱼和黑鱼相像的，倒不在上面这么多的共同

点，而是人们对它们的态度。

我在前一篇《黑鱼》中说过，人们对黑鱼的态度是“爱恨交

加”，那么对于鲶鱼是怎样的呢？我觉得也跟黑鱼类似，如果一定

要换一个词来表达，我觉得可以用“毁誉参半”，也就是说好话的

说坏话的都有，各占一半。

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于它的肉可食与不可食上。

主张“食”的一方也就是“誉”的一方，认为鲶鱼是肉食性的

鱼，除了它的卵有毒，误食会导致呕吐、腹痛、腹泻、呼吸困难，严

重时还会造成瘫痪外，其他部位都是好的，营养丰富，肉质细嫩，

含有的蛋白质和脂肪较多，对于体弱虚损、营养不良的人有比较

好的食疗作用。不仅如此，它还是催乳的佳品，有滋阴养血、补中

益气、开胃、利尿的作用，是妇女产后食疗滋补的好食物。甚至可

以搬出古人来作为坚强后盾，《食经》中就有记载：“主虚损不足，

令人皮肤肥美。”

主张“不食”的一方也就是“毁”的一方，也是认为鲶鱼是肉

食性的鱼，不过它不像黑鱼那样只吃活食，它是连死东西也就是

动物的尸体也吃的，也就是食腐，它不但在清水中可以生存，即便

是浑水、肥水、脏水也能适应，是种生存能力很强的鱼。这就让人

觉得它很脏，一想到这个，就让人觉得恶心。

我倒是觉得，这两种观点或者说两种态度都有可圈可点之

处，不好简单下判断谁对谁不对，一味地坚持“食”与“不食”都显

得有点片面，这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对于在干净水域中生活

的鲶鱼还是可食的，对于在脏水中生长的鲶鱼最好不食。

我是不食鲶鱼的，这倒不是因为我嫌它脏，首先声明，我绝

对没有这个意思。

我不食它，是出于对它的尊敬。

此话怎讲？待我慢慢道来。

我在上文《黑鱼》中写过，黑鱼是一种值得尊敬的鱼，作为父

母，它们对孩子的爱令人动容，是绝对的好爸爸好妈妈，但是要和

鲶鱼比起来，似乎鲶鱼的爱更显得深沉也更壮烈。

有人在动物界选出了10个模范爸爸，鲶鱼爸爸榜上有名，而

黑鱼爸爸落选了。其他的9个分别是：帝企鹅爸爸——为孵卵甘

愿禁食；狨猴爸爸——贤夫良父；沙鸡爸爸——为儿取水，疲于

奔波；达尔文蛙爸爸——用嘴哺育幼儿；海马爸爸——生儿育

女；美洲鸵爸爸——照顾子女，独担大任；蟑螂爸爸——哺育后

代，甘食鸟粪；箭毒蛙爸爸——流浪蛙爸爸，背着卵浪迹天涯；螳

螂爸爸——悲情爸爸，让妻子吃掉自己给下一代提供食物。鲶

鱼爸爸的上榜理由是：用嘴孵化卵子。这点看上去跟达尔文蛙爸

爸有点类似，但是实际上比达尔文蛙爸爸更显得不易。达尔文蛙

爸爸是把卵存到声囊里，不妨碍自己进食，而鲶鱼爸爸把卵含到嘴

里后，直到孵出小鲶鱼，这段时间，它是不能进食的，所以往往每一

次孵卵，鲶鱼爸爸都要消瘦许多，甚至头皮上都起了皱纹。

爸爸如此，妈妈怎样呢？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说有个人从街上买了几条活鲶鱼回来，放在大锅里烧水活

煮，眼看这鱼们在热水中狂蹦乱跳，都绝望地探出头来，大口呼吸

空气，他便把调料倒进它们的嘴里。但有条鱼却与众不同，它没

有挣扎，也没有本能地把头探出水来，而是使劲地把头尾弯成弓

形，竭力把肚皮露出水面。这人就很纳闷，试着用筷子让那条鲶

鱼的脑袋浮出水面，但是很快又恢复原状，直到水沸腾了，那条鲶

鱼被烫死，它依然保持原样，腹部高高挺起，露出水面。这人感觉

蹊跷，就把这条鱼捞起，用筷子划开鱼肚皮，看到的一幕使他顿时

傻了眼，原来，在雪白的鱼肚皮里，露出的是一团一团大米粒一样

透明的鱼籽。

多么伟大的母爱啊！

面对这样有爱的伟大的爸爸妈妈，你还忍心吃它们吗？

插图：恒兰

■散 文

外面空气非常清新，太阳在迷雾般的云朵里

挣扎，眼看天空就要放晴。年轻警察带着冬青往

厕所跑，冬青很感谢他。否则，她一个人真有点

害怕呢。

……

年轻警察等在石阶上，冬青感到了自己的特

殊性和重要性，老警察和白支书站在菜园边上嘀

嘀咕咕比画着什么。

冬青踯躅着上前，一只手在背后抓着衣服下

摆。四年级闹哄哄的，不时有人朝外望，还有人

捏着嗓子鬼喊“单冬青”。直到王广旗急匆匆地

跑进去，这才鸦雀无声。

……

老警察扔掉香烟，划拉双手，压低声音问冬

青，“当时他们面对面站在走廊上，你在哪？”

年轻警察跨上石阶，停在走廊上。

冬青扶住那棵雪松，“我就在这里。”

新跳出来的阳光照着她的脸，她的脸在一阵

阵发烫，好像无数的目光在盯着她，她感觉呼吸

有点困难。

老警察来回走动了一圈，跟白支书嘀咕说，

“雪松离走廊只隔一个走道，确实能听见说话。”

白支书和年轻警察一起点点头，“听得见听

得见。”

“你在这里都看见了什么？”老警察背起手问

冬青。年轻警察跑回来，掏出笔和本。

“我看见文老师很生气地批评王筛子，我听

见他反复问王筛子话。大意是说你不是回家看

病的吗，怎么还待在校园里。王筛子知道自己

有错，他垂着脑袋。不管文老师怎么问，怎么讲

道理，他就是不吭气儿，一句话也不说。他死不

认错的样子让文老师非常生气。我听见他抬

高声音说‘老师最讨厌学生说谎’。文老师说

这句话的时候为了强调，忍不住摇了摇王筛子

的肩。”

一旁的白支书突然连声咳嗽起来，像是怕打

扰冬青，他自觉地让到一边。

“继续说！”

“王筛子垂着脑袋不吱声。文老师大概想不

通王筛子为什么要那样，他不知道王筛子以前最

会耍无赖。他用手抬起王筛子的下巴，去看王筛

子的眼睛。可是等他一松手，王筛子又垂下脑袋

不理人。文老师急得满头大汗，他忍不住拿手指

点点王筛子的肩。文老师希望王筛子赶快承认

错误。文老师讲了很多道理，不停地比比画画做

手势。可王筛子就是不买账。文老师真的急坏

了，但他不打算发火，他平静了一下，接着给王筛

子讲道理，可是文老师刚开了头，手才伸出来，突

然，王筛子就朝后倒下去了。我听见‘咚’的一声

响，他的后脑勺砸在石阶上。王筛子倒下去就发

起了癫痫。”

冬青说到这里忍不住抱住小肚子。她的小

肚子又隐隐作痛。她垂下脑袋，像是画上一个句

号，她不想往下说了。

“单冬青同学，情况就是这样？”老警察敞开

外衣，双手叉着腰，太阳同样让他觉得热。他黑

着脸高高俯视瘦小的冬青，像一只怕人的老鹰。

冬青深深点头。老警察望着她苍白的小脸，

咬住下嘴唇，嗡嗡地答一句“好！”扭头就往回走。

冬青迟疑着，不知自己该不该跟过去。

……

年轻警察看看老警察的背影，拉了冬青一

把，“来吧。”

老警察回到文老师的宿舍，反身望着冬青：

“就是这些吗？”

“就是这些。”

“你讲完了？”

“讲完了。”

“有没有什么要补充？”

冬青摇摇头。

“好，坐下。下面我来问你，第一，文老师审

问王筛子的时候，你们班当时还有谁在场？”

冬青眼前晃过白光吐舌头的样子。她突然

发现，事情发生这么久，她还没机会和白光对证

过。他在厕所那里究竟看见了什么？他是怎么

想的。近来他沉默寡言，好像总躲着她。

冬青犹豫了，她想起白光拉着他们几个交

代，回家不要乱说。她马上又想到校长的叮嘱，

“同学们要注意，你们说的每一个字都要被警方

记录下来，最后摁上你们的手印。所以说话之前

一定要三思，好好想清楚，不要随随便便。我再

强调一遍，你们不能信口开河，知之为知之，不知

为不知，没看见的没把握的就说不知道。”

“不大清楚，当时王筛子跑进校园，我追着他

跑进来——后来——”

“好好想想，我们会找所有同学调查。单冬

青，你要保证你说的每句话都是事实，既不要陷

害他人，也不能包庇隐瞒。否则会追究你的法律

责任。”

唉，该怎么说呢，怎么没问问白光。算了，警

察不是在问他嘛，他自己应该会说的。冬青本来

就不喜欢多事，但她也不能说假话。

“后来……后来白光进来上厕所。他从厕所

出来的时候文老师正在跟王筛子发火，他或许看

见了，或许没看见。厕所离我比较远，我搞不

清。”

白支书在后面坐着呢，冬青说到白光，不大

自然。她在凳子上扭了扭。冬青一紧张就把脸

转向年轻警察。她还是害怕老警察的眼睛。

但她心里踏实了，她对自己的机敏和谨慎非

常满意。对，不清楚的地方就照实说不清楚，实

话实说让她坦然而松快。好在还有白光作证，白

光多厉害啊，他肯定比我说得好。

“第二，文老师冲王筛子发火，有没有其他班

级的同学看见？”

“有，五年级的同学在上劳动课。扫地的，擦

门窗的，抬水浇菜园子的，起码浇菜园子的那几

个女生看到了。”

“能说出她们的名字吗？”

“她们比我们大，好像是前村的，脸熟悉，名

字叫不全。”

“很好，你看见文老师动手了？”老警察往前

走了几步，审视着冬青。

“动手？”冬青不太懂。

“文老师打王筛子了吗？”年轻警察提醒她。

“没有。文老师从没打过我们。”

“那你说的拽啊摇啊是什么？”老警察双手猛

地互抓。

“文老师——他只是把王筛子拽到走廊上。

后面王筛子老不吭气儿，他摇了摇他的肩，还抬

了抬他的下巴，手指在王筛子的肩上点了点。文

老师当时非常生气，但他——没有打王筛子。”冬

青激动起来。

“在王筛子倒地之前，文老师还做了哪些小

动作？”老警察贴着冬青的脸，然后生气地一调脑

袋，目光像一柄冷剑挥舞。冬青慌乱和害怕起

来。

年轻警察不管她，埋头在纸上刷刷地写。

“综合你刚才的叙述，反正他动手了，对吧？”

老警察指着冬青的鼻子，“你再好好想想！”

冬青低头揉揉眼睛。

“单冬青你慢慢想，不急！”老警察把椅子高

高拎起来，丢到一边，他边说边做动作，“王筛子

倒下去之前，文老师的手是伸在外面的对不对？”

他见冬青迟疑，又紧接着问，“文老师没有把

手插在口袋，对不对？”

“对。”

“他也没有双臂抱在胸前，对不对？”

“对。”

“他也没有背剪双手，对不对？他的手是伸

向王筛子的，对不对？”

“这——文老师伸手是为了比画，文老师平

常讲课就爱比比画画。不过他还没碰到王筛子，

王筛子就自己倒下去了。”

冬青的声音越说越低，最后简直像理亏了似

的。心底里，她开始懊悔，像把一根绳子绕紧了

自己的脖子。这么说好像对文老师不大好……

“文老师究竟是怎么伸手的，动作很凶是不

是，你不是说他很生气吗？王筛子是不是他推倒

的？”

“不是，文老师的手肯定没碰到王筛子。”

“他没推，那么王筛子会不会是因为躲他的

手才往后倒的？！他吓坏了王筛子。”那双眼睛不

是黑猫的了，简直像黑狼。

“不，文老师不要王筛子跌倒。文老师正是

怕他跌倒，才把他拉到走廊上谈话的呀。王筛子

就是自己倒下去的！”冬青声音也高起来，她的心

随之像被人撕了一个口子，那里很疼，她皱起脸，

咬住嘴。

“单冬青，我能理解你对文老师的感情，你很

爱这位老师。可是你一定要说实话。你读四年

级了，你自己听听你说的话。”老警察急转身拿起

年轻警察的笔记本，哗啦哗啦往前翻了两页，大

声读：

“可是文老师刚开了头，手才伸出来，突然，

王筛子就朝后倒下去了。我听见‘咚’的一声响，

他的后脑勺砸在石阶上。王筛子倒下去就发起

了癫痫……”老警察比画着说，“你听听‘文老师

才伸手，王筛子就倒下去。’你现在又说王筛子是

自己倒下去的。简直前言不搭后语，你在包庇文

老师！”那张脸突然可怕地扭曲，所有的线条不仅

僵硬、武断，而且暴戾、无情。

冬青张大了嘴巴，她瞪大了眼睛，无辜地瘫

在板凳上。又像被浇了一桶滚油，周身火一样燃

烧。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被人怀疑和污蔑

的滋味。

……

“单冬青，你当时会不会眨了一下眼睛？”

“眨眼睛？”冬青傻瓜一样轻轻念叨。同时她

又深深知道，她不能做傻瓜。

眨眼睛？眨眼睛这个动作她从没注意过。

冬青在心底慎重地想。

老警察兴奋起来，他突然激情飞扬。他把手

撑在文老师的书桌上，他撑住的正是文老师那句

“激情就是生命”。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在文老师推王

筛子的那瞬间，你眨眼睛了？”

冬青的脑子顿时不够用。老警察不屑于看

她，他斜着眼睛去看白支书。

白支书绷着脸站起来，他冷冰冰地瞪着冬

青，“不要着急，这孩子你好好说。”他把“着急”两

个字咬得很重，眼神尽是责备，好像冬青是个随

便说话的坏孩子。

冬青刚刚的自信——她还认为自己是个勇

敢、聪明的人呢，可是在这些突如其来的怀疑、

否定面前，她说不出话来了。害怕带来的懦弱、

犹豫以及无限的自卑和受辱后的愤恨一起涌上

来。

冬青咬住嘴唇，她感觉自己上了当，或者她

正在被刁难。她下死力气想，我是眨眼睛了还是

没看到。天哪，这可能就是校长说的“关系文老

师前途命运”的问题，否则警察这么顶真干吗。

这是今天谈话的核心吗，应该是，绝对是，冬青必

须说清楚，必须对文老师负责。冬青眼前都是文

老师苍白、惊慌的脸。

“你刚刚已经说过，你看见文老师伸手的，对

不对？”

“这个我看到了。”

“王筛子是在文老师伸手之后倒下去的，对

不对？”

对还是不对，冬青仔细地辨别，她不得不稍

作停顿。

老警察抛开书桌，他大步流星有点急迫或是

带着一丝不满和威胁的样子跨到冬青面前，那双

大眼睛因为瞪着，露出太多叫人害怕的红血丝，

像一张血淋淋的网。

这张网要网住我和文老师吗？

冬青发誓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一刻的迷茫、

踌躇、慌乱和软弱，她像溺了水，真希望马上来人

救她。老天爷啊，她在心底呼喊。

“好好想。”年轻的警察来救她了，他的声音

干干净净。

老警察不满地瞪了他一眼，继续盯住冬青。

他眼里喷火了，不，是点火枪。冬青感觉脸腾地

发烫，烧起来了，她完全傻掉了。

……

时间滴答滴答，这是她经历过的最恐怖最复

杂最沉重的瞬间。

冬青想到从前长水秋林他们鲜血淋淋地屠

宰一只小青蛙，那把锋利的小刀现在正剐着她

啊。爸爸妈妈奶奶根爷，我的老天爷啊——他们

不可以这样欺负人。

冬青想过逃，可是更大的力量束缚着她。她

虚弱之极，浑身发抖。

“文老师到底有没有推王筛子？”黑脸又贴过

来。

“反正我没看见。”冬青含着泪凶凶地喊，喊

完又觉得错了，没看见也不对啊！可她也不敢多

话，她开始吝啬自己的字句。

“你在撒谎！”

“呜呜——我没有——”

冬青失声哭起来，她再也撑不住了。双手死

死地扣住板凳，泪珠儿像被关押得太久，又像是

替冬青伸冤。它们争先恐后往外冲、闯，一时间

它们要自由，要抗争，要反击。

冬青一张脸上滚满了泪，她这才想起松开手

去捂脸。

你这个傻瓜！居然在这时候哭，居然在坏蛋

面前哭，冬青打死也不该哭的。她要勇敢，她要

像个作证的样子。冬青死命地咬住嘴唇。

“单冬青同学，你不要哭，不要犹犹豫豫，不

要为了你们的文老师撒谎。知道吗，你这样只会

帮倒忙。”老警察一字一顿，口气明显地缓和了。

“呜呜——我没撒谎，文老师就是没推王筛

子。”

冬青带着哭腔使劲儿喊，可是她自己也知

道，哭泣让这句话大大减损了分量。

她必须马上停止哭。耻辱感代替一切呛住

她，她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毅力吞下了懦弱、无

用和多余的眼泪，这瞬间，她猛然往上长了一大

截。

她死命地咬住嘴唇，认真拿袖子擦脸，望着

老警察，重新坐正身子，双手紧紧抓住板凳。

不能哭，这些人不仅不会同情她、心疼她、理

解她，相反，他们只会笑话她是个吓得哭鼻子的

胆小鬼。

不怕，重新来。她尽量无畏地望着对面这个

硬邦邦的人，往后我要比他更硬。我要救文老

师。文老师既然没推王筛子，我哭什么，我应该

有信心。

我不能愚蠢，绝不屈服。

冬青拼死地回忆，我眨眼睛了吗，怎么一点

儿也不记得。

“要说实话！你不能浪费我们的时间。”老警

察解下手表读着表盘。

“文老师绝对没打人。文老师对王筛子那

么好，不信你们可以去查。”冬青恢复了机智，

她边说边校对和检验自己的字句。“王筛子不

是文老师推倒的。他是自己突然发病。小时

候，他倒在桥上倒在东河，谁也没推他啊，他不

也自己倒下去啦。这些你们也可以查到。”她

镇定地说。

“总之你看见王筛子倒下去之前文老师伸手

的。你就回答是还是不是。”老警察成竹在胸的

样子。

“文老师伸手不是要打王筛子，他前面也伸

手的啊，他要打早打了。文老师习惯了讲话做手

势，他从没打过我们。四年级所有同学都能证

明。”

冬青异常平静，平静给了她力量，她直愣愣

地看着老警察那双一动不动的大眼睛，问，“刚刚

你问我话的时候眨眼睛了吗？”

老警察连眨几下眼睛，他奇怪地对冬青、白

支书，还有年轻的警察呵呵笑起来，“我眨眼睛了

吗？”

他像猜出了一个奇怪的谜语，张开嘴巴哈哈

大笑。

“这样吧，单冬青你先回教室。”

他一直笑着望着冬青离开。冬青不懂他的

意思，她不知道自己是赢了还是输了。走出去，

她只觉得双腿发软，浑身软绵绵轻飘飘的，像只

漏了气的皮球。

（《小证人》，韩青辰著，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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